
直指一心無二法
    一九八二年於多倫多

　 　去年十二月，我參加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禪七後，回到加拿大許多佛教的教友，見面時都問我開悟了沒有？有什麼特別的感
受？我向來都是不喜歡說話的，隨便回答了幾句，他們自然不會感到滿足，後來禪七報告—夢境重重—寫好了，索性影印一份副本，
給他們閱讀。結果由於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問的話也越來越多，因而發心參禪的也有十多位，同時希望我能介紹他們前去參加禪
七，為了使他們事前有更好的準備，在一個週日的下午，借用了南山寺的地方，簡單地介紹了禪宗的源流，傳承和特點，程序和禪
門一些述語，在談到參禪見性的好處時，引述了幾節經文：

……銷我億劫顛倒想，不歷僧祇護法身……以不生滅，為本修因……以湛旋其虛妄滅心，復還圓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[楞嚴經]

……覺知身心現量，離二妄想…………[楞伽經]

……能現心者，名為上定………………[涅槃經]

……善能分別諸法相，于第一義而不動 …… 毀譽不動如須彌，於善不善等與慈 ……… [維摩經]

……了了見，無一物，亦無人，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賢聖如電彿 ………（永嘉玄覺禪師）

後來聽說他們前去參加的，在禪七期間，便得到不錯的覺受。這也是意想不到的，在我自己日常功課中，每天清晨，仍然是閱
經打坐。有一次偶然讀到「妙法蓮花經」中的……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……心中不期然聯想到參禪，那也是宇宙萬有諸法中的一
法，也應該是沒有開始，沒有結束的；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工作，吃飯，睡眠，說話，大小二便，乃至一切動作，也都是禪的生活。
永嘉禪師說……行也禪，坐也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……是不是這樣呢？如果是的話，這些生活鎖事，如何才算是禪的境界呢？而禪的境
界又是什麼呢？禪七又是什麼一回事？一連串的問號，使我感覺到大地眾生終日渾渾噩噩，每天過著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的日子，實
在是很荒唐的，不過我自己也是在荒唐中過日子。

一百二十歲壽命的趙州和尚說：…二六時中，除飯食外，無雜用心處……為什麼在飯食二時，有雜用心，難道他老人家很愛吃？
不要再去想答案了，好好用心修行，把心放在方法上去，說食數寶，到底不是真實受用的，黃檗禪師說……學道猶如守禁城，緊把城
頭守一場，不受一翻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……我是應該加倍注意日常的生活，不否則下次禪七期中，又是一個平日不愛讀書和做
功課的學生，到考試時不知所措了，不過平日讀書和做功課，也有方法的，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就要問老師和檢參考書，無為了
習作上的問題，當我知道聖嚴法師由台灣回美國的日期，便到紐約東初禪寺去請他慈悲指導。我一向都覺得自己很愚痴，學任何東
西，都要很清楚才能下手去做，這也許是由於我職業的關係，在錯誤程度上的避免，要求很高，因為建築繪圖，在你弄錯後，工作
便跟著錯，小者施工時發覺，已是事倍功半，大者塌屋傷人，那騙飯吃的碗子，也可能打掉，而另一方面，檢參考書，也不能讀死
書，在參禪四大通則中，我覺得書本中的文字，對一個初心學禪的，似乎不大適合。
　 　大信心：未信佛教的人或信佛教而對佛教認識不深的人，要他們對三寶生起大信心，似乎並不容易。為此，這個信心，如果能

    大願心：任何一個佛教徙，都曉得四大宏願。但也可以說任何一個佛教徒，都做不到滿願的，至於其他學大菩薩的宏願，也就只
成空話了，初參禪的人，似乎應該發一些自己現生能

　 　大憤心：有人說是憤怒心和精進心，去驅策參禪的人在禪七中用功和使身心不放逸。這在沒有明白佛法的人，能

　 　 大疑情：那應該是功夫的表現，即所謂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。第一次參禪，或精神未能集中的人，疑情根本是不能產生出來
的。因為精神集中已不容易做到，尤其是禪七期間打坐時間很長，兩條腿子的痛，和痳痺影響很大，把心安定談何容易。因此我說
初學的人，不如把大疑情返過來變為大執著，執著方法死也不放，好像狗子咬骨頭一樣，那也許可以忘掉腿子和背部的痛楚，使注
意力慢慢集中起來，自然會得點較好的覺受。
　 　此外亦要留心前人考試紀錄—禪七報告—以期避免自己在考試期間，臨場犯上同一的錯誤，如此這般地學習了六個月，去應付一
次測驗，能否到時不交白卷呢？

禪七開始了，這是聖嚴法師在美國主持的第二十個禪七，在我則是第二次參與的禪七，由加拿大來的禪眾一共六人，他們都是
精力充沛的小伙子，也有遠道由印度和台灣來的，在美國的禪侶也是年?的一輩，而我已是個移四就五的中年人，大有邯鄲學步，貽
笑大方的感覺，主七和尚介紹了這次的護七比丘果忍法師，他剛好從外面參學了一整年回來，並?釋了禪七期間的規矩和目的，其中
最主要的有兩件事，第一是不准互相交談，因為那會影響自己和他人用功。因此禪七期間說話，肯定是不對的—開口必錯—。第二警
告參禪者，不要有求取悟境或定境的念頭去用功。這種有所求的思想也不正確—動念即乖—最好是把身心都全部交出來，在主七和尚
的引導下，自己用點力，自然有「一番提起一番新」的體驗。
　 　這次禪七的開始，在我感覺上，好像是和主七和尚心靈相通的，也許是因為過去六個月中，曾在書信中無保留地向他坦白過，
正如一個有病的人，要是他諱疾忌醫，最好的醫生也是沒有辦法。我能一開始便感到輕鬆愉快，這不能說和準備功夫沒有關係。

清晨第一枝香，坐下不久，身心凝定，時間和空間都不再存在，連自己的呼吸也沒有感覺得到。知識和經驗馬上告訴我，不能
一開始就重蹈上次的覆轍—昏沈—於是把心念一動，呼吸感覺到了，繼著微微身動，身體和空間也回復過來，接著時間的觀念也恢
復，能

第二天開始，為了杜絕雜念，改用覆數的方法，就是把數目字出息和入息都數一次，這方法也很見效，但呼吸不覺因覆數而加
速，晚飯後微覺胸部痛楚。心想；這一定是加速後吸氣留在裡面，在呼氣時未能清除凈盡，以致生理上有此反應。

第三天便放棄了覆數數目，回復到第一天只數出息的方法。漸漸地便感覺到氣是趨於緩慢，因為一心要將胸口的悶氣迫出來，
過于著意，痛楚反而增加。午飯前，心中起了一個妄念，很是難過，功夫也因此不能得力，小參時告訴和尚，他說：妄念的產生，
和體能有關係的，你一定要把心定下來，否則妄想便成為障礙。下午專心提起正念在方法上，散亂的心亦撿回來，過去六個月每次



做上二小時的習作，在一連三天的測驗下，到底出亂子了。這種臨場的體驗，不能歸咎于習作做得不好，而是平常日用間，未能體
會到平常心的重要性，在遇變時便亂了陣腳。

第四天打坐開始，胸部的痛來得很顯著，上午小參時便把三天數息的過程告訴和尚。他說…偶然的雜念可以不管它，不怕念起，
最怕覺遲，你由於會急于功勳，弄成這樣田地；現在不能再數息了，改用注意丹田的方法，把氣下沉丹田，胸痛便會消失。這方法
在我第一次嘗試，由于我認不清丹田的位置，結果摸索了一個上午，仍然像盲人摸象一樣。我開始感覺到和尚對我，很關心地護持
著；但我方法攪不清楚，始終無從用力，午後又再小參，我說這會真個摸不著頭腦。他說…現在什麼都不要管它，一心注意出入息的
位置去做…同時立刻要我做，看看情形做得對不對。又說…這方法你應該做得到的，可是現在已時間無多了…他說這話時神態顯得為
我則焦慮，這天在臨睡前，心念慢慢凝聚回來，胸部的痛楚也減輕許多了。

第五天早課的時候，稱誦到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名字，到了八者，常隨佛學，不覺心念潮湧。但得見如來，何愁不開悟……你們
禮拜師父，因為師父現在是佛法僧三寶的代表…，能常隨師父學習，不就是等于常隨佛學嗎？紐約的人多有

上午隨息的功夫漸漸見效，到了出入息細微又細微，連感覺也感覺不到時，雜念又間爾侵入，心中很清楚，但又不知到這時又
應該怎樣做。小參時又對和尚說了，他說…當隨息不再感覺時就不要管它，但如覺察妄念，就要看它一眼；好比小偷來了，警察便瞪
他一眼，讓他自己跑掉，就是這樣用功下去…我心裡說，觀妄想，是過去曾經用了很多年的功夫，自從上次禪七後，聽了你的指導，
明白一切方法都是一樣的，便在打坐時，採取了最安全的數息方法，平常日用中，也用平常心用功來代替了. 觀妄想，這樣半年
來，對事理清楚的程度，比過去觀妄想時又有了另一個深度。

晚上的開示，是繼續講堪山德清禪師的—清心銘—其中說到修行人坐脫立亡的境界時，引述了金璧峰禪師的故事…當年金璧峰禪
師聽到無常的訊息，立刻便警覺到自己的功夫，當下馬上打破那黑漆桶子，留偈說…若要來鎖金璧峰，猶如把鎖鎖虛空，若然虛空鎖
得住，再來鎖我金璧峰…當時無常也合掌稱讚禮拜，…可是清心銘的境界並不很高，因為那是對居士們說的…當時我心中很不同意…學
佛的人身份雖有在家出家的分別，但趣向的境界應該是沒有分別的，為什麼要用這些黃葉止啼的方法？…一入耳根永為道種，就算是
隨緣方便，但是我要澈底的方便……接著和尚便對大眾說…全世界只有我，我就是全世界，這兩種不同的境界，誰人體驗過，當時大
概有兩三位舉手的，我始終不發一言。和尚問我說：盧居士，你修行那麼長的時間，是否有更深的境界？當時我慚愧萬分，恨不得
有個地孔給我纘進去。一個連數息也沒有辦法的人，還說什麼境界，不過我對體驗過那些境界的人，也沒有妒忌和羨慕，日誦說…我
今發心，不為自求，人天妒

第六天的上午，是入七以來最糟糕的一節時光，昨晚的陰影，仍籠罩著我的心，這可以說是知識的因擾。中國的禪宗，過去不
錯為佛教支撐了一段悠久不倒的時間，而現代的參禪學道的人，果真能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塗苦」嗎？…今天方法上的迴互使用，
在我是第一次經歷，自然不甚得力。禪七已是最後的一天了，也是到了山窮水盡，潰不成軍的地步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回去應好好
的反省。

午飯時和尚的說話，句句都剌中我的心，…禪七並不是要你們來粉墨登場，扮演什麼角式……一個人一生能有幾回參加禪七，同
時又有幾次能遇到這樣的一個師父，引導你，推動你，時刻開示著你和加持著你的……你們沒有盡力到最後一分鐘，是應該慚愧的……

我可以要你們笑，也可以要你們哭……當時和尚殺活在我的神態，使我如沐浴在晨風裡。
我坐下來，用什麼方法呢？不要再管它死活，還是數息吧…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……什麼也沒有，就只

有數目和心，時間上比我第一天開始來得更長，也更清楚，結果我坐了兩枝香。
晚上的檢討會，那些精進的禪和子，報導七天中日以繼夜不休息精進的過程，或行或坐的禪定境界。第一次參加的，也有由于

過去曾經修習外道的禪定，在禪七最後也完成過去不能完成的境界，可以說他們都是碩果纍纍。我最後報告的一個，也簡略報導了
禪七的經過，主七和尚歸納開示說…定境和悟境肯定是有的，但你不能存心去奪取它，無為法和有為法用功的方法是不同的，參禪需
要把萬緣放下，精神不能緊張，身體也得鬆弛下來，而念頭則要綿綿密密，不打妄想，不落昏沈，你們回去仍要好好用功……

七天的禪七結束了，在我一期生命的禪七中，這不過是一個小節，在我無限生命的禪七中，那更微不足道，不過我是很寶貴這
個禪七，因為我已做到了我能做的。而在無限的禪七中，我也應該繼續做我能做到的，如何去做呢？

一心是菩薩凈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二心眾生，來生其國。


